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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風
雨
之
夜
，
山
居
獨
坐
，
對
㠥
滿
壁
滿
地
之
書
，
甚

為
煩
惱
。
尤
其
是
那
一
堆
一
堆
的
影
印
剪
報
，
既
惱
之

又
愛
之
。
鄭
振
鐸
說
：
﹁
我
也
嘗
發
願
要
寫
作
一
部

︽
中
國
小
說
提
要
︾，
並
在
上
海
︽
鑒
賞
周
刊
︾
上
連
續

刊
布
二
十
幾
部
小
說
的
提
要
。
但
寫
了
五
六
個
星
期
之
後
，

便
覺
得
有
些
頭
痛
，
寫
不
下
去
。
那
些
無
窮
盡
的
淺
薄
無
聊

的
小
說
，
實
在
使
我
不
能
感
到
興
趣
，
便
擱
下
來
一
直
到
現

在
。
﹂
不
錯
，
浩
如
煙
海
的
通
俗
文
學
作
品
，
恍
如
一
大
堆

砂
礫
，
從
中
尋
找
寶
石
，
實
是
一
件
艱
苦
的
工
作
。
我
那
一

堆
堆
所
謂
香
港
通
俗
文
學
的
東
西
，
就
是
一
片
砂
礫
。

台
灣
的
鄭
明
娳
有
部
小
書
︽
通
俗
文
學
︾，
對
此
分
析
甚

詳
，
也
頗
有
見
地
，
而
且
每
每
一
針
見
血
，
連
得
享
大
名
的

張
曼
娟
、
倪
匡
，
也
毫
不
留
情
的
予
以
痛
批
。
且
舉
港
人
熟

悉
的
倪
匡
為
例
，
鄭
明
娳
說
：

﹁︽
聚
寶
盆
︾
中
科
學
家
王
正
操
在
研
究
發
明
的
最
後
階

段
，
作
者
讓
他
突
然
莫
名
其
妙
的
失
蹤
，
小
說
便
不
了
了

之
。
︽
奇
玉
︾
中
大
偵
探
衛
斯
理
苦
苦
追
求
奇
玉
的
下
落
，

全
篇
結
局
是
：
﹃
但
我
的
追
求
至
今
未
有
結
果
，
那
塊
翠
玉

和
牛
建
才
真
的
失
蹤
了⋯

⋯

﹄
像
︽
聚
寶
盆
︾
結
尾
一
樣
，

作
者
會
讓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在
重
要
關
頭
突
然
心
臟
病
發
作
死

去
，
來
解
決
掉
﹃
整
個
懸
在
半
空
中
的
故
事
﹄，
在
小
說
的
處

理
上
，
明
顯
呈
現
作
者
缺
乏
收
拾
殘
局
的
能
力
。
﹂

倪
匡
的
作
品
，
每
見
衰
收
尾
，
那
是
眾
人
皆
知
了
；
而
他

自
己
亦
有
自
知
之
明
，
並
且
說
：
﹁
花
幾
十
塊
錢
買
本
書
，

看
了
前
段
，
能
讓
你
死
追
下
去
，
已
值
回
票
價
了
。
﹂
通
俗

小
說
的
功
能
正
是
如
此
，
它
所
追
求
的
是
刺
激
性
。

鄭
明
娳
指
通
俗
文
學
有
幾
種
特
色
，
第
一
種
娛
樂
性
，
就

包
含
刺
激
性
在
內
。
第
二
種
教
化
性
，
她
解
釋
：
﹁
通
俗
文

學
所
謂
的
教
化
，
其
實
是
披
㠥
教
化
的
外
衣
，
以
滿
足
膚
淺

的
禮
教
主
義
者
，
或
者
用
教
化
的
外
衣
包
裹
異
色
內
容
。
﹂

她
舉
民
初
的
︽
玉
梨
魂
︾
為
例
。
但
當
代
的
通
俗
作
品
，
教

化
的
味
道
已
經
很
淡
，
倪
匡
的
科
幻
有
何
教
化
可
言
？
第
三

種
是
文
學
包
裝
，
鄭
明
娳
指
出
，
外
在
的
包
裝
是
指
美
工
、

設
計
印
刷
、
插
畫
、
紙
張
、
作
者
沙
龍
照
；
內
在
包
裝
則
是

文
藝
腔
調
，
讓
讀
者
以
為
是
在
閱
讀
文
學
作
品
。
第
四
種
是

時
效
性
，
其
意
是
多
經
不
起
時
間
的
考
驗
，
只
能
在
特
定
的

時
空
生
存
。
第
五
種
是
程
式
化
，
不
錯
，
無
數
的
通
俗
作
品

都
有
複
製
的
痕
跡
，
讀
之
無
味
。
但
就
在
這
堆
砂
礫
中
，
每

每
藏
有
寶
石
，
如
果
戴
上
有
色
眼
鏡
，
或
者
視
而
不
見
，
那

真
是
走
寶
了
。
通
俗
文
學
是
有
精
品
的
。
或
問
：
張
愛
玲
的

小
說
，
是
不
是
通
俗
文
學
？

由
俗
而
雅
而
成
經
典
，
金
庸
就
是
一
明
證
。

書
中
，
鄭
明
娳
將
通
俗
文
學
和
民
間
文
學
作
區
分
。
這
一

分
實
在
有
必
要
。
以
前
的
詩
歌
、
民
選
、
詞
曲
、
講
唱
文

學
、
遊
戲
文
章
等
等
，
鄭
振
鐸
全
歸
於
﹁
俗
文
學
﹂。
但
時
移

世
易
，
這
些
品
類
於
今
已
不
流
行
，
通
俗
文
學
如
言
情
、
偵

探
、
科
幻
、
神
怪
等
已
大
行
其
道
，
兩
者
的
定
義
實
有
釐
清

的
必
要
。

如
果
你
看
過
廣
西
陽
朔
的
︽
印
象
．
劉

三
姐
︾
的
演
出
，
你
一
定
對
杭
州
同
樣
實

景
演
出
的
︽
印
象
．
西
湖
︾，
不
會
有
太
大

的
驚
喜
。

自
從
︽
印
象
．
劉
三
姐
︾
創
造
了
實
景
演
出
成

功
實
例
以
後
，
全
國
的
︽
印
象
．
×
×
︾
大
概
起

碼
有
六
七
家
。
除
了
︽
印
象
．
西
湖
︾
之
外
，
好

像
雲
南
有
︽
印
象
．
麗
江
︾，
海
南
有
︽
印
象
．

三
亞
︾
之
類
。
︽
印
象
．
劉
三
姐
︾
是
張
藝
謀
設

計
的
，
於
是
他
成
了
這
類
實
景
演
出
的
設
計
大

師
。
任
何
一
個
︽
印
象
︾
都
掛
上
他
的
名
字
。
究

竟
是
利
用
他
的
名
氣
，
還
是
他
真
的
花
心
思
去
設

計
和
創
新
，
誰
也
不
知
道
。

︽
印
象
．
劉
三
姐
︾
我
看
過
兩
次
，
那
是
景

靚
、
歌
甜
、
故
事
清
新
。
但
像
漓
江
那
樣
﹁
甲
天

下
﹂
的
山
水
，
並
不
是
各
地
風
景
區
都
可
以
比
擬

的
。
西
湖
雖
然
風
景
秀
美
，
但
它
沒
有
漓
江
那
麼

廣
闊
，
有
水
無
山
，
與
漓
江
相
比
差
了
一
截
。

﹁
劉
三
姐
﹂
以
民
歌
對
歌
風
靡
一
時
，
︽
印

象
．
劉
三
姐
︾
雖
然
不
是
劉
三
姐
本
人
歌
唱
，
但

因
她
的
歌
聲
已
經
流
傳
一
時
，
實
景
演
出
中
唱
劉

三
姐
的
歌
，
播
劉
三
姐
的
歌
，
已
經
具
有
魅
力
。

︽
印
象
．
西
湖
︾
便
沒
有
這
個
先
天
優
勢
。

︽
印
象
．
西
湖
︾
沒
有
一
個
連
貫
的
故
事
，
全

靠
激
光
造
影
來
撐
起
全
劇
，
變
成
以
彩
色
繽
紛
來

造
勢
。
五
彩
色
迷
只
能
迷
惑
初
出
鄉
門
的
觀
眾
，

住
慣
城
市
的
，
對
激
光
的
色
彩
已
經
沒
有
太
大
的

興
趣
了
。

杭
州
的
朋
友
對
我
們
說
，
這
個
實
景
演
出
，
杭

州
人
是
不
看
的
，
看
的
大
部
分
是
外
地
的
遊
客
。

同
樣
，
杭
州
人
也
不
願
去
﹁
樓
外
樓
﹂
就
餐
的
，

去
吃
的
又
都
是
外
地
的
遊
客
。

︽
印
象
．
杭
州
︾
的
入
場
券
很
貴
，
票
價
由
二

百
元
起
到
六
百
五
十
元
。
兩
三
百
元
的
是
露
天

座
。
我
們
買
六
百
元
的
是
坐
在
一
艘
遊
艇
裡
，
但

卻
隔
㠥
一
層
玻
璃
。
而
且
座
位
也
不
太
舒
服
，
不

像
︽
印
象
．
劉
三
姐
︾
的
高
價
座
位
能
坐
上
舒
服

闊
大
的
籐
椅
。

看
一
個
多
鐘
頭
的
激
光
閃
閃
，
舞
蹈
重
複
又
重

複
，
真
想
提
前
離
座
。
想
到
這
六
百
大
元
的
入
場

費
，
想
到
﹁
杭
州
人
是
不
看
的
﹂
這
話
，
的
確
有

點
共
鳴
。

對
香
港
人
而
言
，
﹁
七
．
一
﹂
是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紀
念
日
，
然
而
，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黨
員
而
言
，
﹁
七
．
一
﹂
是
黨

的
生
日
。
愛
好
粵
劇
迷
心
中
的
﹁
紅
船
﹂

是
指
十
九
世
紀
期
間
活
躍
於
珠
三
角
河
邊
，

是
粵
劇
弟
子
之
居
所
；
然
而
，
在
中
共
黨
員

心
中
的
﹁
紅
船
﹂，
是
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間
，

十
數
名
中
共
黨
員
代
表
包
括
李
達
、
張
國

燾
、
毛
澤
東
、
董
必
武
和
陳
獨
秀
派
出
的
代

表
等
原
在
上
海
召
開
的
大
會
因
受
追
蹤
而
被

迫
轉
移
到
嘉
興
南
湖
一
艘
小
艇
上
。
這
就
是

中
共
首
次
代
表
大
會
在
這
艘
紅
船
上
宣
告
成

立
。
紅
船
精
神
領
航
九
十
載
，
走
過
風
雨
兼

程
艱
辛
路
鑄
就
輝
煌
。
今
年
﹁
七
一
﹂
正
好

是
中
國
共
產
黨
慶
祝
成
立
九
十
周
年
，
共
產

黨
領
導
中
國
人
民
在
抗
日
戰
爭
和
解
放
戰
爭

中
取
得
新
民
主
主
義
革
命
偉
大
勝
利
。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一
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

中
國
進
入
歷
史
新
紀
元
。
新
中
國
成
立
六
十

二
年
了
，
屹
立
世
界
已
成
強
盛
大
國
了
。

為
紀
念
中
共
九
十
周
年
而
拍
的
電
影
︽
建

黨
偉
業
︾
中
，
有
多
個
鏡
頭
是
特
別
經
典

的
。
劉
燁
飾
演
毛
澤
東
與
楊
開
慧
交
往
，
在

雪
花
紛
飛
中
，
遠
望
燦
爛
煙
火
迎
新
歲
那
一

幕
，
以
及
嘉
興
南
湖
一
艘
遊
船
，
料
不
到
充

滿
江
南
浪
漫
景
色
之
中
，
卻
原
來
竟
是
孕
育

影
響
中
國
人
民
命
運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誕
生
搖

籃
哩
。
南
湖
紅
船
啟
航
帶
領
中
國
人
民
走
向

光
明
之
路
。
九
十
載
航
程
顯
然
不
是
一
帆
風

順
，
久
經
滄
桑
，
努
力
奮
鬥
的
中
共
而
今
已

擁
有
數
千
萬
黨
員
，
是
新
中
國
的
執
政
黨
。

我
們
有
興
趣
認
識
這
部
充
滿
波
瀾
壯
闊
的
黨

史
︽
建
黨
偉
業
︾
電
影
非
要
看
不
可
，
在
網

上
也
可
隨
㠥
﹁
南
湖
紅
船
﹂
網
上
行
去
認
識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昨
天
，
去
反
思
中
共
明
天
。

七
月
是
紅
色
的
月
，
紅
色
革
命
歌
曲
大
行
其

道
，
唱
紅
中
國
。
紅
色
革
命
聖
地
延
安
、
井

岡
山
、
遵
義
等
一
定
遊
人
如
鯽
，
紅
色
秧
歌

舞
必
舞
動
全
國
，
跳
得
開
心
。

崢
嶸
歲
月
九
十
載
，
風
風
雨
雨
得
來
不
易

的
成
就
，
成
功
與
失
敗
的
經
驗
都
值
得
共
產

黨
掌
航
人
和
每
一
黨
員
好
好
反
省
、
反
思
，

總
結
經
驗
，
永
遠
做
人
民
的
政
黨
，
為
人
民

服
務
。
相
信
加
強
反
腐
促
廉
和
黨
性
教
育
至

為
重
要
。

香
港
文
學
作
品
的
外
語
翻
譯
，

散
見
於
海
內
外
期
刊
和
專
書
，
歷

年
以
來
數
量
也
不
少
，
只
是
缺
乏

整
理
和
重
視
。
外
譯
作
品
是
讓
國

際
讀
者
認
識
香
港
文
學
的
主
要
渠
道
，

也
是
﹁
香
港
文
學
﹂
這
學
科
在
國
際
學

界
立
足
的
關
鍵
，
正
如
我
們
靠
賴
翻
譯

來
認
識
日
本
文
學
、
俄
國
文
學
一
樣
，

香
港
文
學
作
品
的
外
語
翻
譯
，
最
終
也

不
只
是
香
港
文
學
這
﹁
界
別
﹂
內
的

事
，
也
是
香
港
在
國
際
形
象
方
面
的

事
，
香
港
社
會
長
期
以
來
不
重
視
香
港

文
學
的
創
作
、
研
究
、
教
育
和
翻
譯
，

原
因
很
複
雜
，
我
們
都
大
概
了
解
卻
很

難
解
釋
清
楚
，
令
很
多
外
地
人
，
包
括

中
國
內
地
和
台
灣
讀
者
都
莫
名
其
妙
，

只
能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
不
厭
其
煩

地
，
用
老
掉
牙
的
﹁
文
化
沙
漠
﹂
一
詞

來
概
括
我
們
，
長
年
累
月
後
已
形
成

﹁
烙
印
﹂
效
果
，
使
部
分
香
港
官
員
和

市
民
也
沿
用
別
人
的
貶
稱
來
介
紹
自

己
。香

港
過
去
一
直
有
不
同
的
翻
譯
者
，

透
過
不
同
的
機
構
翻
譯
、
出
版
香
港
文

學
外
譯
著
述
，
如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翻
譯

研
究
中
心
的
︽
譯
叢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翻
譯
學
研
究
中
心
的
翻
譯
劇
本
系

列
等
，
還
有
許
多
散
見
於
不
同
的
期
刊

和
文
學
活
動
場
刊
、
小
冊
子
當
中
，
部

分
未
有
正
式
出
版
，
香
港
文
學
作
品
的

外
語
翻
譯
，
實
有
待
更
有
系
統
的
整

理
。近

日
嶺
南
大
學
人
文
學
科
研
究
中
心

出
版
了
許
旭
筠
主
編
的
︽
香
港
文
學

外
譯
書
目
︾，
學
者
和
有
心
的
讀
者
透

過
書
目
，
可
輕
易
查
找
相
關
條
目
，

便
於
進
一
步
的
閱
讀
、
研
究
和
整
理

工
作
。

配
合
該
書
的
出
版
，
嶺
南
大
學
人
文

學
科
研
究
中
心
與M

C
C
M
C
reations

、

M
use

和Paroles

雜
誌
，
以
及
中
央
圖
書

館
於
六
月
十
九
日
合
辦
﹁
翻
譯
香
港
﹂

研
討
會
，
有
新
詩
、
戲
劇
、
小
說
三
個

工
作
坊
，
下
午
設
有
圓
桌
討
論
，
晚
上

在
香
港
公
園
樂
茶
軒
有
詩
朗
誦
會
。

香港文學作品的外語翻譯

日
本
東
北
三
一
一
地
震
、
海
嘯
加
上
輻
射
陰

霾
，
身
邊
好
友
都
勸
說
要
等
三
、
五
、
七
年
後

才
可
再
到
日
本
旅
遊
！
抱
歉
，
這
個
說
法
只
打

消
了
我
四
月
初
的
京
都
賞
櫻
行
程
，
到
了
五
月

中
，
還
是
按
捺
不
住
，
乘
㠥
超
平
宜
的
機
票
優
惠
，

直
撲
日
本
關
西
。

好
友
經
常
取
笑
，
說
日
本
是
我
的
第
二
故
鄉
，
不
記

得
從
哪
時
開
始
的
，
年
中
一
有
空
檔
時
間
，
不
管
是

三
、
五
、
七
日
，
不
管
是
開
心
或
是
煩
心
，
不
管
是

旅
遊
旺
淡
季
，
不
管
有
否
旅
伴
同
遊
，
訂
了
機
票
，

就
飛
東
瀛
。

日
本
是
一
個
最
適
宜
一
個
人
旅
遊
的
地
點
，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發
達
、
便
捷
、
安
全
；
人
民
禮
貌
友
善
、
樂

於
助
人
，
尤
其
對
外
來
者
，
總
是
很
得
體
地
應
對
。

舊
日
工
作
關
係
認
識
的
日
本
友
人
，
每
年
元
旦
還
是

寄
贈
信
帖
，
互
道
近
況
。
遇
上
無
從
控
制
的
天
災
橫

禍
，
他
們
也
只
是
默
然
接
受
，
努
力
工
作
，
做
好
本

份
，
期
望
災
難
過
後
，
盡
早
重
建
，
恢
復
原
貌
。
經

歷
過
一
九
二
三
年
的
關
東
地
震
、
一
九
九
五
年
的
神

戶
地
震
，
他
們
深
信
自
家
人
民
這
次
也
一
樣
能
夠
挺

得
過
去
。

回
想
當
日
在
電
視
機
前
看
到
地
震
引
發
海
嘯
，
席

捲
東
北
海
岸
，
宮
城
、
岩
手
、
福
島
、
茨
城
各
縣

市
，
這
些
地
方
都
是
我
過
去
十
年
足
跡
所
到
之
處
，

剎
那
間
變
成
廢
墟
，
海
潮
過
後
，
剩
下
的
只
是
朽
木

斷
樑
、
殘
垣
敗
瓦
，
直
叫
眼
淺
的
我
也
禁
不
住
淚

濕
。
往
後
的
周
末
，
每
天
收
看
日
本N

H
K
W
orld

頻

道
的
災
情
直
播
，
同
時
為
這
個
多
難
的
國
家
及
日
本

友
人
祈
禱
。

三
個
月
下
來
，
天
災
雖
過
，
人
禍
卻
仍
未
解
除
。

地
震
海
嘯
災
後
重
建
緩
慢
，
輻
射
洩
漏
遺
害
影
響
深

遠
，
歸
根
究
底
，
是
日
本
人
民
的
一
次
重
大
考
驗
。

執
筆
時
，
首
相
菅
直
人
因
管
治
不
善
、
救
災
不
力
，

遭
受
人
民
朝
野
彈
劾
，
傳
聞
將
於
七
月
中
呈
辭
。
外

人
管
不
了
這
些
內
政
事
務
，
卻
可
以
提
供
實
質
支

持
，
重
踏
日
本
各
地
旅
遊
，
這
個
我
可
是
義
不
容

辭
、
率
先
響
應
！

重踏日本遊蹤

砂礫中尋寶石

《印象．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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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聚

六
月
初
，
香
港
總
商
會
為
紀
念
創
會
一
百
五
十
周

年
，
特
舉
行
了
一
天
免
費
乘
搭
車
船
日
，
市
民
當
天

可
免
費
乘
坐
中
環
至
尖
沙
咀
的
天
星
小
輪
和
有
特
定

標
記
的
電
車
。
選
上
天
星
小
輪
和
電
車
，
據
說
是
因

為
它
們
都
有
過
百
年
的
歷
史
，
跟
總
商
會
一
樣
，
可
見
證

本
港
的
發
展
。

如
果
今
天
是
一
百
五
十
年
前
的
一
八
六
一
年
，
我
們
關
心

的
未
必
是
小
輪
和
電
車
，
而
可
能
是
太
平
天
國
將
如
何
發

展
，
和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
一
八
五
一
年
，
洪
秀
全
率
領
拜

上
帝
會
眾
在
廣
西
金
田
村
起
事
，
並
稱
王
，
定
國
號
﹁
太

平
天
國
﹂，
再
北
上
橫
掃
半
個
中
國
，
一
八
五
三
年
攻
佔
南

京
，
定
為
首
都
，
改
名
天
京
，
與
清
政
府
對
峙
，
開
始
幾

乎
十
年
的
征
討
，
中
間
又
發
生
了
一
八
五
七
年
的
﹁
天
京

事
變
﹂
嚴
重
內
鬨
。

到
一
八
六
零
年
以
後
，
原
本
對
太
平
天
國
抱
中
立
態
度

的
西
方
列
強
，
立
場
開
始
變
得
負
面
，
加
上
湘
軍
和
淮
軍

的
進
逼
，
至
一
八
六
一
年
左
右
，
天
京
形
勢
已
十
分
危

急
，
至
一
八
六
四
年
洪
秀
全
逝
世
，
湘
軍
未
幾
即
攻
克
天

京
，
天
國
也
隨
之
瓦
解
。

那
太
平
天
國
跟
香
港
又
有
甚
麼
關
係
？
根
據
歷
史
學
家
史

景
遷
︵Jonathan

Spence

︶
的
︽G

od's
C
hinese

Son
︾
一

書
，
一
八
四
一
年
香
港
開
埠
之
後
，
發
展
並
不
樂
觀
，
但

到
了
一
八
五
零
年
代
，
特
別
是
維
港
一
帶
，
已
是
個
頗
繁

榮
的
市
鎮
。
據
當
時
一
個
名
為Jam

es
L
egge

的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觀
察
，
香
港
發
展
的
轉
捩
點
是
一
八
五
二
和
五
三

年
。當

時
廣
東
一
帶
由
於
太
平
軍
起
事
和
各
地
幫
會
響
應
，

富
人
為
了
避
亂
，
紛
紛
舉
家
南
來
香
港
。
本
港
人
口
激

增
，
房
屋
、
車
馬
供
不
應
求
，
房
地
產
價
格
上
漲
，
華
商

和
貿
易
增
加
，
本
來
冷
清
的
街
道
開
始
有
了
生
氣
，
而
英

國
皇
家
工
程
隊
伍
也
開
始
有
規
模
地
建
設
起
道
路
、
排
水

設
施
、
街
燈
和
郵
局
，
香
港
發
展
開
始
有
了
雛
形
。
可
以

說
，
太
平
天
國
崛
起
，
香
港
經
濟
受
益
不
少
。

另
外
還
有
兩
位
要
人
，
跟
香
港
和
太
平
天
國
都
有
微
妙
關

連
。
一
是
當
時
的
港
督
兼
駐
華
商
務
總
監
文
咸
爵
士
，
另

一
位
是
洪
秀
全
族
弟
、
太
平
天
國
領
導
人
之
一
的
﹁
干
王
﹂

洪
仁
玕
。
下
回
再
談
。

一八六一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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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娳這書寫得通俗曉暢，
可堪一讀。 作者提供圖片

1.一朵花的修行
「請問需要如何修行，下輩子才能成為一朵花？」
聽到這樣的問題，大吃一驚。
很久以前就打算寫一本書，已經定好書名叫《朵

拉的花園》。內容全是與花有關的文章，因為實在
是很喜歡花，並且為花寫了許多篇章。
理直氣壯把自己歸類為愛花的人。
無論到哪裡旅遊，不管走到什麼地方，在何等季

節，看見花，有名的園圃中大花，無名的山地小野
花，都會情不自禁地讚嘆，對不同的花的造型之美
和顏色之艷，甚至撲鼻的香氣、盛放的燦爛和凋萎
的淒涼，都很輕易便在心中生出憐惜和愛意。
這還不算名符其實嗎？自覺如此這般也便是愛花

的表現了。
從來沒有想過，有人愛花，愛到想在下一輩子修

成一朵花。
那力量令人禁不住要顫慄，方知我平常所謂的

愛，太過輕浮了。

2. 一朵花的凋落
「盡一切的努力都不能阻止一朵花的凋謝，所

以，讓我們在花凋謝時，仔細去看那一朵花的凋
謝。」看見花落，回想花開的美好，抑止不住要神
傷感慨。
唐朝的元曉大師為了要人們明白人生無常，盼望

人們懂得小心珍惜，真實地活在當下，說了這樣的
話。
我們時常為了花的凋萎而感覺悲傷，或者惋惜，

卻對凋落的花失去興趣，從來沒有聽說有誰願意仔
細去觀看一朵花的凋謝。
因為知道花會枯萎，於是，聽到花開，馬上趕在

第一時間去看花。太遲恐怕花瓣紛紛墜落，空留一
樹的枯枝和嘆息。
剛開的花，有新鮮的美，盛放的花，具艷麗的

炫，花一綻開，應該立刻去觀賞，不要拖延等待，
不然一旦等到花兒凋零以後，後悔也已經來不及。
日本和台灣人都有賞花的習俗，花季到了，開花

的公園在那段時期成為熱門的旅遊景點。人們紛紛
競相湧到花開的公園，為的正是觀賞鮮花盛開的絢
艷，並且感受花開的美好。
日本人甚至把春天稱做「花時」，賞花叫「花

見」，觀賞花期短暫的櫻花已經成為日本的文化。
另有一個詞兒叫「櫻花七日」，說的也是「剎時滿
樹皆花，轉眼盡數飄落」。
花若凋零，只見一地繽紛落英，一切的盛況已經

成為過去，來不及參與的人空留惋惜。就像過眼雲
煙，逐漸地連記憶也薄淡了。再想去看，恐怕要等
到明年此日。那些趕不及去觀賞的人，這時再說懊
惱也已失去意義。
然而，到底有沒有人曾想過要去看一朵花的凋

謝？
朋友聽到這問題，回答我，你是傻的。
花凋的公園，摩肩接踵的遊人在瞬息間都走光

了。
可是元曉大師提醒了我，下次應該認真仔細地去

看一朵花的凋謝。
那個時候，會生出什麼樣的感受呢？

3.對看一朵花
近日頻讀詩，喜歡讀詩的那個時刻的自己，心總

是要柔軟起來。
不照書頁一章一章順序讀，是翻閱式的，隨手翻

到哪一頁，便讀哪一首：

「你未看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
時，則此花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一讀再讀，不只是心被軟化，整個人都變得柔

軟。
仔細想一想，那朵你沒去看它的花，和你一樣寂

寞，無聲無息，不發光也不閃亮；同樣的一朵花，
卻因為你願意去看一看它，在看㠥它的那一刻，它
即時變成明艷亮麗奪目出色。
當你已知道，惟有相遇，才會產生動人的故事，

你是不是應該時時都去看花？
其實誰不曉得人生實是大寂寞？但只要有一點時

間，就抽空去看一朵花吧。每一回你趨近，和花對
視至相應之際，你們的寂寞似乎一起被魔法解除，
不只花的顏色變得出奇璀璨，連看的人你，也在瞬
息間變得溫柔起來。
這不是深不可測的道理或虛構的幻想。世間萬事

萬物皆如是。很多事情在你生活的周邊發生，你冷
然以對，不關心不理會，那就等於無事。生命的旅
程中，無論行經何處，總有許多人擦身而過，但你
漠然忽略，拒絕轉頭，拒絕留意，忽視冷落令你永
遠也不知道，到底是誰人走過你身邊。

不管生活有多忙碌，瑣事有多煩囂，日子過得千
頭萬緒或是沉悶無味，我們都應時常去看花，用一
份熱忱的心，凝目專注和花交流，當情意生起，彼
此都變得可親起來。
生命因此充滿了期待。

4.一朵美善的花
曲折的人生路上，無法避免不斷地遇到挫折、困

難和壓力。我們一邊感嘆，一邊繼續行路，只是對
人對事的態度愈來愈審慎，愈來愈漠然。
「因為了解，所以慈悲。」法國諺語沒錯。然而

在生命的道路上，能夠真正了解你的人恐怕不多。
人的內心和靈魂，毋需花時費神去砌牆隔離，虛偽
面具掛得太久，已經脫不下來。
不過，僅要遇上一個，已足以讓人感動感恩。年

輕的孩子告訴我。面臨這一回難以彌合的生命挫
傷，世界在剎時間轉為空洞而乏味，要不是身邊的
幾個朋友，已經被抑鬱淹沒的孩子絕對不會復甦得
如此迅捷。她因此心存感謝，並對自己許諾，無論
何時何地，只要有朋友陷入困境，曾經尖銳而冷僻
的她，非常樂意去成為對方的好朋友。

一朵花的修行

■觀賞櫻花已經成為日本的文化。 網上圖片 ■野花遍地開。 網上圖片


